
第⼀章：共振

“殿下？殿下，我知道这很难做到，但您必须集中注意⼒，
就⼀⼩会⼉。那个死灵法师给了您某样东⻄：硬币，⼩饰
物，⼿帕。如果那东⻄还在您身上或您的房间⾥，我们必须
把它处理掉，这样他就⽆法再对您构成威胁了。您能想起来
那可能会是什么吗？”

罗兰躺在柔软的床被⾥。他感觉⾃⼰好像打了⼀天⼀夜的
仗，然后⼜喝了两瓶酒。他眼前的这个男⼈时⽽清晰时⽽模
糊。“什——？”

“那个死灵法师，殿下，那个叫瑟瑞斯的⼈。他把咒语的效
果传导给了您，也可能……他把那⼒量分了⼀部分在您身上。
他肯定给了您什么东⻄，否则没法做到这⼀点。您能想到他
给您的会是什么吗？”

他的⼿？他的⼼？罗兰摇起了头，试图让脑⼦清醒⼀些。也
许不是后⼀个猜想。他感到麻⽊，不光是身体。他的⾆头在
嘴⾥动着，感觉起来却仿佛不属于⾃⼰。“他没有……给我任
何东⻄。”

那位⼤学魔法师摇了摇头，为他端来⼀杯凉⽔。罗兰本想喝
下去，却差点呛住。他估计⾃⼰这是在王宫的医疗室⾥。⼀
切看起来都好亮，太亮了。

“您现在很安全，王⼦殿下，”魔法师最后说，“共振正在消
散。只要共振不再发⽣，我们就能保护您未来不再受到攻
击。但如果您想起了他给您的东⻄，请告诉我们。”



罗兰点了点头。

他感到很迷茫、很困惑，他的表情⼀定也是这样写着，因为
对⽅俯身望着他，⼀脸的关切。“⻢斯登伯爵的咒语⽤来束
缚死灵法师的，它本来绝不该被⽤在凡⼈身上。您今天会有
⼀些难受，但恢复起来也会很快。明天就会好多了。我向您
致歉，殿下。您能挺过来，我们都倍感欣慰。”

他逃⾛了吗？罗兰试图说出这句话，但睡眠像深渊⼀样打
开，他坠⼊其中，朝着⽆尽的⿊暗滑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罗兰睁开眼睛，看到黛芙妮坐在他的床边，
他现在似乎是在⾃⼰的房间⾥了。姐姐握着他的⼿，⼿指沿
着突出的⾎管温柔地抚摸。⼀股涓涓细流悄⽆声息地从她的
⿐尖滴落，落到他的⽪肤上，温暖⽽湿润。

罗兰捏了捏她的⼿。或者说，他试图去捏，⼿指却不怎么听
使唤。黛芙妮的视线转向他的脸。姐姐从不像普通⼈那样表
达悲伤——没有红眼睛，没有流⿐涕，没有啜泣。罗兰不记得
⾃⼰上次看到她哭是什么时候。“黛芙？”他的嗓⾳嘶哑刺
⽿，“怎么了？”

她⾯露出微笑，正要说话，但清了清嗓⼦才⼜开⼝：“罗
兰，我很抱歉。”

罗兰的⼼跌落⾄⾕底。“他死了。”

黛芙妮端详了他好⼀会⼉。“你是说瑟瑞斯？”

罗兰缄默不⾔，对⾃⼰的表达能⼒没有把握。



“不，他似乎成功跑掉了。⽽你呢，你可是有好⼀段时间没
有呼吸。”

罗兰勉强笑了⼀下。“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”

黛芙妮怀疑地看着他。“那你站起来证明给我看？得了吧。”
她叹了⼝⽓。“罗兰，我犯了⼀个错误。我的⾃负让我犯下
错误，我不该邀请他来，是我让他跟你有了交集。⽽现在……
我担⼼他已经伤害了你两次。”

罗兰舔了舔嘴唇。“黛芙妮，他吓坏了。⻢斯登在折磨他，
为了逃脱，他不得不那样做。”

罗兰嘴上这样说，⽿边却响起了坎狄丝的喃喃⾃语——“⾎魔
法是⼀种交易。⼀个⼈为了获得最⼤的⼒量，就必须拿他所
爱的东⻄做交换。”

不，罗兰⼼想，不是那样的。然⽽，他很庆幸黛芙妮没有听
⻅坎狄丝的那番话，否则她可能会产⽣误解，可能会产⽣出
⼀些可怕的联想。

“罗兰，你的⼼地⼀直都那么善良。我以为战争会改变你，
然⽽没有。⼀旦你认定了谁是你的朋友，你就听不得任何针
对他们的话。”

罗兰忽然想把⼿从姐姐那⾥抽⾛。“他之前确实是我的朋
友。”现在也是。

黛芙妮脸上的肌⾁舒展开来，她换上了那副政治家的⾯具。
罗兰讨厌她⽤那种表情看⾃⼰。“罗兰，我已率领⼀⼩队⼈
⻢重返酒馆——带了两名魔法师，还有⼏个卫兵。我亲⾃去



的。瑟瑞斯已经⾛了，他拿⾛了那把剑。除了地上的粉笔
印，什么都没留下。”

迷雾⼜⼀次笼罩在罗兰的脑海，他试图甩掉这种感觉。“那
个恶魔……它逃进了镜⼦⾥。它——”

“就算是那恶魔杀了他，我可不信恶魔还能拿⾛瑟瑞斯穿的
⾐服以及梳妆台抽屉⾥的⼀切。他拿⾛了⾃⼰放在炉⼦旁的
鞋，罗兰。”

罗兰闭上眼睛，然后再睁开。那就好，这意味着他逃脱了。
他说出⼝的是：“你觉得他还能怎样？⻢斯登认为是他⼲的
——”

“他⼤可以留下字条，但他没有。他甚⾄都没有跟⽼板说就
⾛了——她那时还在睡觉，他没有叫醒她或其他任何⼈。如果
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，他本该留下信息的，哪怕⽤粉笔在地
板上写⼏个字也⾏。他连这都懒得做。”

罗兰感到⼀阵寒意。“那个恶魔……”他有⽓⽆⼒地说着，然后
坐直起来，“诸神在上啊，不敢相信我竟然还没提这件事——
坎狄丝是个⼥术⼠，她才是操控那个恶魔的⼈。”或者说，
是那恶魔的同伙。

黛芙妮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。“等到⼤家想起去找坎狄丝
的时候，她已经⾛了。⻢夫们说她上午就骑⻢出了王宫。那
是昨天的事，你明⽩吗？这⼀切都是昨天发⽣的。”

昨天……罗兰的眼睛瞟向窗户，耀眼的阳光从放下的窗帘周围
缝隙中渗⼊，然后他⼜看了⼀眼房间⻆落⾥那座装饰华丽的
钟——现在刚过九点。瑟瑞斯已经离开了将近⼆⼗四⼩时。咒



语对他的伤害会跟我受到的⼀样⼤吗？我知道他恢复得很
快，但是……他孤身⼀⼈。他连⻢都没有，没有物资，没有⻝
物……也没有朋友。

黛芙妮⽤犀利的⽬光注视着他的脸，罗兰不敢说出⼼⾥的想
法。

“坎狄丝在她⽗亲死后不到⼀⼩时就逃⾛了，”黛芙妮继续
说，“这样⼀来，法尔科斯塔的使团便由其封⾂们说了算。
他们没跟我提过他们的想法，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去追赶死去
国王的⼩⼥⼉——他在国内有两个身康体健的⼉⼦，这种情况
下，他们才没兴致去管⼥⼉呢。那群⼈在事发⼀⼩时后就离
开了，把国王的死讯带回国都，并为王储加冕。依我看，假
如坎狄丝逃回法尔科斯塔，会有⼀⼤堆严苛的问题等着她交
代。我已将她的外貌描述和逮捕她的命令颁布下去⼴为传
播，⾄少她不会再在我的王宫⾥制造麻烦了。”黛芙妮顿了
⼀下。“我其实很同情她，她的处境确实令⼈唏嘘。”

罗兰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但你肯定也看出来了，这⾥⾯没有
⼀件事是瑟瑞斯的错。”

黛芙妮⽤⼀双纤纤⽟⼿把他那只布满⽼茧的⼤⼿合拢握住。
“罗兰，我已经和我们的魔法师详谈过了——不仅仅是⻢斯
登，跟其他⼈我也谈过。他们说瑟瑞斯不可能在毫⽆准备的
前提下把咒语传导给你。他们确信你身上⼀定带着他的某件
信物——可能是某个单纯的礼物，也可能⼀点零钱。然⽽，当
我解释说我们三个⼈⼀度相处得⼗分亲近，他们认定了其他
的可能性。趁你睡觉时剪下⼀绺头发，剪下指甲，在你的⻝
物或酒中注⼊⼀点他的法⼒。他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些事……就
当时的情况⽽⾔。”



罗兰摇了摇头。“他不会的。”

“我猜⼤多数⼈都会闭上眼睛，假装……假装他们并没有真的
做出那种事情，直到最后那⼀刻。”

不。

黛芙妮的声⾳温柔得令⼈抓狂。“罗兰，他事先早有计划。
也许他只是想把那作为最后的⼿段，但他确实为你设下了⼀
个陷阱。”

罗兰的眼睛有刺痛感。“不。”

黛芙妮捏了捏他的⼿。“我发现⾃⼰很难原谅那些伤害我弟
弟的⼈。”

罗兰发出破碎的笑声。

“为了让你好好休息，我把我们的出发时间推迟了两天。你
觉得你明天能乘得了⻢⻋吗？魔法师们说，到了明天你的体
⼒就会开始迅速恢复，我也想快点上路。”

罗兰哼了⼀声。⻢⻋？“多谢了，我明天会骑⻢的。”

黛芙妮笑了，那双棕绿⾊的眼睛眯成⼀条缝。她俯身在罗兰
的额头上印下⼀个吻。“我真的会找⼀位王⼦来嫁给你，”她
呢喃道，“⼀个⼼地善良、会把⽼⿏当宠物养的好⼈。”

罗兰噗嗤笑了起来。“我是不会放弃他的，黛芙。”



“我知道，这才是最悲哀的地⽅。”

“等这⼀切结束后，如果我去找他，你会试图阻⽌我吗？”

“不会，但我会派⼀⽀军队和你⼀起去。”

“黛芙——”

“我们以后再谈吧，罗兰，等我们征服了哈斯塔费尔、他的
魔像，还有他那疯狂的⼤军之后。倘若⼤事能成，我们会试
着去找你那奸诈多端的死灵法师男朋友对质的。”

她的语⽓很轻松，于是罗兰也⽤开玩笑的态度回应：“好
啊，只要咱俩都认定他是我的就好。”

黛芙妮捏了捏他的肩，站起来，朝床头柜⼀⽐划。“这⾥有
⾁汤，可惜凉了。我会让厨房送⼀份热餐进来，你⼀定饿坏
了。”待她离开，罗兰本打算试试站起来。然⽽没等他起
身，眼⽪就已感到沉重。他决定放眼⽪落下来，阖上⼀会
⼉。就⼀会⼉。

 
 
 

第⼆章：空荡荡的房间

等到罗兰再次睁开双眼，午后的和煦阳光照亮了窗帘四周的
缝隙，令他⼤为恼⽕。时钟显示为两点。真该死。

厨房⼜送了些吃的来，然⽽这些饭菜也已经凉了。罗兰不管



三七⼆⼗⼀还是吃了。刚醒来时他并不觉得饿，可⼀闻到⾹
喷喷的酱汁味，他就顾不得那么多，没像饿狼⼀样把饭菜囫
囵吞下已是他能做到的极限。瑟瑞斯有东⻄可吃吗？他身⽆
分⽂。他是不是正⾛在某条路上，想要回到卡卡罗思的塔
⾥？他正躲在树林⾥吗？

傻⽠，脑⼦⾥有个声⾳呵斥道。他能驱使⻤魂，⽽且你也看
到了，他还能把不愉快的体验转移到别⼈身上。也许你应该
担⼼担⼼你⾃⼰的问题。

“这⼀切并不都是谎⾔。”罗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。

并不都是，那可怕的理性之声低声说，但其中有⼀些是？

他回忆起瑟瑞斯是如何竭⼒抗拒他俩之间的吸引⼒的。我以
为他只是没经验。难道他其实是感到愧疚？努⼒不让⾃⼰对
即将被他利⽤的⼈产⽣感情？

“他给了您什么东⻄吗？”

罗兰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。想到瑟瑞斯会偷偷剪下他的⼀绺
头发以备不时之需，他感到难受。如此冷⾎、如此有⼼机，
似乎与他曾经抱过并吻过的那个敏感的年轻⼈格格不⼊。如
果他问我要头发，我会给他的。如果他给我⼀件信物，我就
会把它戴在⼼上。即使他说“这可以救我，但会伤害到你”，
我也会⼼⽢情愿。没必要搞那些⻤⻤祟祟的。

罗兰回想两⼈的第⼀次相遇。那时的瑟瑞斯看起来很冷漠；
冷若冰霜的⽬光，板着⼀张没有⾎⾊的脸。

难道我的第⼀印象是对的？那时候，我的判断⼒还没被⾊欲



蒙蔽？那时候，他还没有判定我有利⽤价值，还没有让我……

罗兰顾不上吃那份黏腻的甜点，把盘⼦推到⼀边。在脑海
中，他看到瑟瑞斯伸出⼿掌放在酒吧的吧台上，像⻦⼀样战
战兢兢。像⼀只害怕陷阱的野⽣动物。

还是那个吧台，他看到瑟瑞斯坐在上⾯，双⼿撑在身后，眼
镜从⿐⼦上滑落下来，他的眼睛那么⼤，那么⿊。

罗兰⽤双⼿掌根揉了揉脸。我就是翻来覆去地去想，也不会
有答案的。只有瑟瑞斯能告诉我他做了什么，为什么那样
做。⽽他不在这⾥。

他连⼀张字条都没留下。

得知这件事令他痛彻⼼扉，这⽐黛芙妮说的其他任何话都伤
他更深。罗兰不愿意承认这⼀点，甚⾄对他⾃⼰也不肯承
认。瑟瑞斯被他拥在怀⾥时，正思考着如何将这种关系利⽤
到极致，光是这样去想都令他难以忍受。但他想不出任何理
由来解释瑟瑞斯的不辞⽽别。除了负罪感，没有任何理由。

就没有话要对我说的吗，瑟尔？

罗兰试了试双腿的⼒量，⼩⼼翼翼地站了起来。他很虚弱，
但⼒量正在恢复。他在房间⾥⾛来⾛去，⽤夜壶解了⼿，之
后发现了盛着⽔的洗脸盆——果不其然，⽔已经凉了。他擦洗
了⼀番，中途没有摔倒，然后从⾐柜⾥挑出最不起眼的⻓裤
和衬衫。罗兰穿起了⾐服，看到⾃⼰恢复了扣扣⼦的能⼒，
他倍感欣慰。

罗兰在镜⼦前停了下来，不假思索地伸出⼿，把⼿平放在玻



璃上。

“今晚再会。”

“瑟尔。”罗兰知道⾃⼰很傻，但他还是瞪着镜⼦，希望镜⼦
⾥看到的不是他⾃⼰。“瑟尔！”他咬⽛没把这名字喊⼤声，
怕招来卫兵。

罗兰眨眼挤掉眼⾥的⽔分。他盯着镜⼦，看到的却只是⾃⼰
那张⽐平⽇苍⽩的憔悴⾯孔。纤细的⾦⾊卷发被压得贴在脑
袋⼀侧，蓝眼睛，胡⼦也需要修剪⼀下。“我想要⼀个解
释，”他对着镜⼦说，“你从⼀开始就打算欺骗我吗？还是后
来才有那个想法的？”

罗兰紧紧闭上双眼，转过身去。“不，不，不……我不相
信……”我不相信他就这么⼀⾔不留地离开了。

这想法让他忽然之间⽣出⼀股使命感。黛芙妮并不了解瑟瑞
斯——她没有⽤诙谐打趣从那脆弱的笑容中培养出信任；瑟瑞
斯没有在她的怀⾥死去过；她没有在他⼏乎虚弱得⽆法站⽴
时呵护着他⾛出拥挤的酒馆，没有把不省⼈事的他抱到床
上，没有吻得他发出愉悦的喘息；她没有跟他进⾏过⻓达数
⼩时的交谈，也没有和他有过欢爱。她并不了解他。罗兰脑
⼦⾥有⼀个声⾳低声说：才三天⽽已，你凭什么说⾃⼰完全
了解瑟瑞斯？但他把这个问题推到⼀边。

瑟瑞斯害怕身后有追兵。也许他没在任何显⽽易⻅的地⽅留
下信息，也许他没给黛芙妮留下信息，但我知道他⼀定给我
留了⼀条。



罗兰感觉⾃⼰好像解开了⼀道谜题。⼼中的重担卸下了，他
⼏乎是兴⾼采烈地穿好了⾐服。⼀名男仆在⻔⼝候着。“我
要骑⻢进城。”罗兰对那⼈说，他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⾛路
上。“我需要⼀匹⻢，但不是卡托。不要我的战⻢，找⼀匹
不起眼的⽼⻢。趁⻢夫们给⻢上鞍的这会⼉⼯夫，你不妨为
我修修胡⼦。”

* * *

当罗兰到达“醉汉帮”，已是三点多钟了。诺雯柏和希泽已经
起床，正忙着为晚上开张做准备。希泽打开巷⼦⾥的⻔时，
“哇”地哭了⼀声。有那么⼀瞬间，罗兰以为⾃⼰会被她抱
住。“我们很为你担⼼，杰克。我们听说……”

“多谢。”罗兰说。“我知道黛芙妮已经来过这⾥了，但是，
我必须看看那房间。你们没搬动什么东⻄吧？”

她们没动过。听⻅他来了，诺雯柏也来到楼下。与希泽不
同，她毫⽆顾忌地拥抱了他。“罗兰，我很抱歉。那个恶棍
就这么逃了，⽽我们在睡觉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我也不敢说
我们能做什么来拦住他。毕竟他是个……反正就是那个。”

罗兰叹⽓道：“我还不能肯定他对我们有恶意。我可以看看
那个房间吗？”

诺雯柏怜悯地看了他⼀眼，但还是领着他穿过⾛廊，推开房
⻔，点上灯。镜⼦依然⽴在⻆落⾥，对⾯有两个粉笔画出的
圈。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劲的地⽅。



尽管黛芙妮已经来过，罗兰还是从那些明显的地⽅开始找起
来。他打开梳妆台的抽屉，掀开毯⼦和枕头，检查了床底下
和床垫下，在没带⾛的⾐服的⼝袋⾥翻找。他细看了每⼀⼨
地板和墙壁，想着瑟瑞斯可能在上⾯刻下留⾔。他看了镜⼦
后⾯，甚⾄连⾐柜背后墙⾥的紧急藏身处都看了。

什么都没有。

罗兰不禁思忖留⾔会不会是⽤魔法写的，会不会只对他⼀个
⼈的触碰有反应。⼼头灵光⼀闪，他将⼿平按在镜⼦上，跟
他两天前做的⼀模⼀样。罗兰满⼼期待能看到玻璃上浮现出
⽂字，也许会像呵⽓写出来的那样。这个浪漫的想法让他⼼
头雀跃。

什么也没发⽣。

到这时，诺雯柏和希泽已经离开房间了，罗兰听到她俩在⾛
廊另⼀头说着悄悄话。“——真不忍⼼看。”

“跟折磨⼀只⼩狗没两样。”

“——那混蛋要是在这⾥，我⾮亲⼿掐死他不可，我才不管那
么多。”

“谁在乎他是什么天杀的术⼠，是他对可怜的杰克⼲的那些
事让我——”

“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了吗？”

罗兰关上了房⻔。他意识到⾃⼰快忍不住在屋⼦中央坐下来



哭⼀场了。“不，”他狠狠地告诉⾃⼰，“留⾔就在这⼉。我
知道肯定是在这⼉。”

不在的，那可恶的理智之声喃喃地说，既然他把留⾔藏得这
么滴⽔不漏，那他肯定不会在乎你能否发现。

罗兰⾛到其中⼀个粉笔圈旁——瑟瑞斯躺过的那个，那也是罗
兰最后⼀次看到他的真身的地⽅。他在圈内站了⼀会⼉，审
视着屋⼦和镜⼦。最后，他躺了下来。他的个头⽐瑟瑞斯
⼤，身体超出了圈外。脑⼦⾥冒出⼀个静悄悄的声⾳，说这
样做可能会很危险。两天前，瑟瑞斯差点害死了他。罗兰不
清楚什么样的⾏为有可能会重新唤起魔法共振，但他已经来
不及去搞清楚了，他的身体已经躺进了瑟瑞斯的召唤阵⾥。

“永远不要让死灵法师碰你。”罗兰笑得差点呛住。现在说这
个有点晚了。

他盯着天花板，⼼中隐隐期待着看到镜⼦⾥的⾃⼰坐起来，
就像瑟瑞斯在两天前做的那样。也许留给他的信息就在镜中
世界⾥。他会在⾥⾯坐起来，然后就有⼀张字条摆在床头柜
上，上⾯解释了⼀切。

什么都没发⽣。好的没发⽣，坏的没发⽣。什么都没有。

喉咙⾥⽣出⼀股肿胀感，罗兰咽了下去。我必须回宫了；我
必须收拾我的东⻄，还要和安东协商军队的部署问题；我这
是在推诿责任，不⼲正事跑去追⼀个连话都不想跟我说的男
⼈，那⼈可能还想要了我的命。罗兰感到胸⼝⼀阵痛，但他
把持住了。我必须把跟瑟瑞斯的事放在⼀边。如果我能在⾐
服上还沾着⻢库斯的⾎的情况下组织起⼀次撤退，我就能做



到这⼀点。

罗兰开始起身……镜⼦⾥有东⻄在动。他愣住了，瞪⼤眼睛，
瞪得眼睛都涌出泪了。那是你的臆想。

不，那不是。

他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，以⾄于胯⻣都因为这个不⾃然的姿
势开始吃痛。然后，慢慢地，⼀个朦胧发光的形象从镜⼦⾥
的梳妆台下爬了出来。它是如此缥缈，罗兰担⼼如果⾃⼰⽬
光稍微⼀转，就会看丢。那只⽼⿏⼩⼼翼翼地来到镜⼦边
缘，貌似哀怨地盯着他。

罗兰的⼼⼜沉了下去。这只⼩动物的灵体嘴⾥并没有叼着⼀
张字条。它看起来垂头丧⽓得不⾏。“他把你也抛弃了吗？”

罗兰⼿膝并⽤，轻⼿轻脚地爬到镜⼦跟前。⽼⿏向后退去，
准备逃跑，但在同时，它似乎也有些好奇。罗兰不明⽩⾃⼰
当初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可怜的⼩东⻄。“我很抱歉。”他低语
道。

他摸了摸镜⾯，⽼⿏上前嗅了嗅他的指尖，⽿朵向前竖了起
来。“我没有⾎可以给你，”罗兰说，“我的⾎不是你想要的
那种。”

⽼⿏似乎也这么认为，因为它⼜缩回去了，显得很失望，但
还是盯着他看。然后它转过身，溜过地板，消失在镜⼦⾥的
床底下。罗兰按捺不住转过身去，想在现实中的床底下找到
它，当然了，什么也没看到。就在他准备站起来的时候，阴
影处的⼀道闪光吸引了他的注意。



罗兰眯起双眼。床底下他是看过的了；然⽽，从这个⻆度，
他恰好可以看到在瑟瑞斯睡过的那张床的床头位置、墙和地
板相接的缝隙⾥有什么东⻄。像⽼城区的许多建筑⼀样，
“醉汉帮”也经历了多次改建。这地板凹凸不平，多半是已经
铺设过好⼏次了。

罗兰慢慢站起来。那东⻄看起来不像是⼀张纸，看起来像……
铁丝？反正看起来不像是字条。

他穿过房间，试着移动床，但他的体⼒还是很弱。他不得不
趴在地上，把东⻄从墙壁和地板之间的缝隙⾥扒拉出来。

⼿指⼀碰到，罗兰就知道那是什么了，甚⾄不等他把那东⻄
拿到灯下看就知道了。

瑟瑞斯的眼镜。

罗兰盯着那对圆圆的镜⽚，那精致的银⾊镜框，眼镜腿是收
着的。罗兰回想起瑟瑞斯平常拿着它时的姿势——睡觉的时
候，他把它紧紧攥在⼿⼼⾥。这样对待⼀副眼镜未免有些古
怪。躺在召唤阵⾥的时候，他是不是也⼀直拿着它？罗兰想
不起来了。

假如在他从召唤阵中坐起来时把眼镜落下了……假如他当时处
境狂乱、虚弱⼜晕头转向……他很可能不⼩⼼把它踢到床底。
罗兰想象着瑟瑞斯在这房间⾥奔⾛，收拾他的东⻄，把剑包
起来，寻找眼镜，然后找不到就放弃了。眼镜可以再换⼀
副。

不。



不对劲的感觉就像⼀块砖头压在罗兰的⼼⼝。他睡觉的时候
都拿着眼镜，就像⼀个⼠兵握着⾃⼰的剑⼀样。他是不会把
它置于身外的。

然后呢？假如恶魔抓住了他，这⾥准会是⼀⽚狼藉，留下的
就不会只有他的眼镜，⽽他也肯定不会到厨房去拿上他的鞋
⼦。

这不是字条，⼀个波澜不惊的声⾳在罗兰的脑海中低语。他
不是为你留下这个的，他没有为你留下任何东⻄。

罗兰将眼镜握在⼿中翻看。照瑟瑞斯那样对待它，这镜⽚上
应该有划痕才对，但却没有。罗兰猜想瑟瑞斯可以⽤魔法修
复镜⽚——既然他能让⾃⼰从被剑刺穿的重伤中痊愈，那他肯
定也能修复⾃⼰的眼镜。

他为什么要把眼镜留下？

罗兰⾛出房间，⼼不在焉，不确定⾃⼰到底在往哪⼉⾛。诺
雯柏来到他身边，握住他的⼿。“杰克，”她⼩声说道，“你
知道我们都爱你，对吗？”

罗兰对她微微⼀笑。

“你找到你需要的东⻄了吗？”

罗兰犹豫了⼀下，说：“我不确定。”

 
 
 



第三章：找安东谈谈

罗兰骑着他的⽼⻢返回王宫；⾛在柴瑞思狭窄的街道⾥，他
对周遭的⼀切视若⽆睹。再过不到三个⼩时就是七点了，罗
兰的内⼼陷⼊激烈的⽃争，因为他冒出了⼀个疯狂的想法——
假如他回到“醉汉帮”酒馆，坐在⻆落⾥的凳⼦上等着，瑟瑞
斯就会出现。罗兰回想之前在那⾥发现对⽅时的情景，刚被
哈斯塔费尔的魔狼刺伤的他，九死⼀⽣。

他身受重伤，孤身⼀⼈，但他没有错过我们的约会……

“罗兰，我现在很虚弱，⽤不着法师项圈你就能把我带到边
境去。”

我问他是否有地⽅可以过夜……

“我在我所住旅店的房间⾥施加的防御术已经被攻破了。我
不敢再回那⾥去。”

罗兰把这⼀点忘得⼀⼲⼆净。早在战略室着⽕那次，就有⼈
在寻找瑟瑞斯。会不会是坎狄丝的恶魔豹？这是有可能的，
但罗兰还想到了另⼀种可能性。

⼀回到王宫，他就直奔医疗室，指望着能找到⼏位⼤学魔法
师。很多⼤学出来的魔法师都专攻治疗法术，这类魔法安全
⼜体⾯。等罗兰找到⼀位，他问道：“你知道⻢斯登在哪⾥
吗？我想和他谈谈。”

魔法师⼀脸惊讶。“⻢斯登法师阁下随温斯洛普公爵的⼈⻢



⼀起出发了，殿下。就在昨天您……出事后不久，⼀看到您开
始好转后，他们就离开了。”

罗兰眯起眼睛。“究竟是多久后？”

魔法师抓了抓络腮胡。“两⼩时后？三⼩时？我记得肯定是
早上就⾛了，王⼦殿下。”

罗兰听到⾃⼰说了声“谢谢”，便匆匆离开医疗室。

我必须找到黛芙妮。我必须……不。罗兰在⾛廊中间停下。他
深吸了两⼝⽓。不能找黛芙妮。如果姐姐命令他不得⼀意孤
⾏，⽽他还是去做了，这将有损她的威严——这会让他们姐弟
俩的处境都变得棘⼿。

罗兰开始朝接待宾客的⼀翼⾛去。他花了三⼗分钟才找到安
东，这段过程简直像过了⼀辈⼦那样难熬。这位王⼦不在宫
中，⽽是跟辎重⻋⼀起。看到罗兰时，他笑了笑，⽤淡淡的
拉蒙特⼝⾳说：“罗兰王⼦，看到你能站起来我很⾼兴。我
喜欢亲⾃做最后的盘点，你来跟我⼀起吗？”

罗兰看了看他。这家伙没戴假发在⻢⻋上⾛来⾛去，罗兰认
为这意味着其为⼈务实、不好虚荣。他有⼀头稀疏的棕⾊头
发，眼睛也是同样的颜⾊，笑起来的时候眼周会起皱。他的
脖⼦略过⻓，有损他的英俊，但举⽌不错。罗兰猜测他会跳
舞，很可能还会使剑。

罗兰临时改变了本来想问的话题：“你爱我姐姐吗？”

安东眨了眨眼。他的眼睛向左右瞄了瞄，不过离他们最近的
赶⻋⼈也站在⼆⼗呎之外，正忙着处理板条箱。安东露出紧



张的微笑，说道：“我相信⽬前这个阶段通常被称为‘热恋
期’。”

罗兰不由⾃主地笑了起来。

“黛芙妮⾮⽐寻常，”安东继续说，“她会成为⼀位优秀的统
治者。”

“同时还能成为⼀个好妻⼦？”罗兰试探道。

安东思忖了⼀下。“这我不确定，但我能确定她会是⼀个不
错的朋友。”

可恶，黛芙妮，你还真懂怎么挑男⼈。他真是恨不得能在这
个男⼈身上找出⼀些缺点。

“你年纪太⼤了，她年轻⼜漂亮。”罗兰知道⾃⼰说得很不客
⽓，但他实在没⼯夫去兜圈⼦。

“我知道，”安东说，“我……很幸运。也许最终她会选择别
⼈，但是……我希望她不会。除开我个⼈的⼼愿，我们的结合
对⽶斯塔拉和拉蒙特都有益。归根结底，甚⾄可能对法尔科
斯塔都有好处，尽管他们不太可能会感谢我们。”

罗兰就此思考了⼀下。“你对弗雷德⾥克了解多吗？”那是诺
雷斯的⻓⼦。

安东耸耸肩。“我知道他接下来会忙得不可开交。诺雷斯不
是⼀个乐于分享权⼒的⼈，他的封⾂们也是这种作⻛。宫廷
⾥充满了钩⼼⽃⻆、尔虞我诈。诺雷斯本来以为⾃⼰能掌权
许多年，依我看，他压根就没怎么教弗雷德⾥克如何治国理



政。弗雷德⾥克需要⼀些时⽇来巩固权⼒……前提是他能得到
权⼒并且不被⼈割喉。”

罗兰点了点头。“⾄少他们不会在我们努⼒抗击哈斯塔费尔
的当头对边境发动攻击了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”安东说，“坎狄丝说不定帮了我们⼀
把。”

坎狄丝将成为这场战争中不被⼈歌颂的英雄，罗兰⼼想。他
差点把这笑话说出了⼝。要是对⽅是黛芙妮，他肯定就说
了。但我们还处在相互了解的阶段。“你的第⼀任妻⼦是在
产床上过世的？”

安东点了点头。“三年前。为了受孕，我们努⼒了很久，能
怀上已经算是⼀种胜利了。”他的⽬光悄悄瞥向⼀边。“孩⼦
差⼀点就活下来了。⼗天。我以为……哎，这⼗天⾜以让我像
个傻⽠⼀样萌⽣出希望。”

也⾜以让他体会两次打击，罗兰想。他记得⾃⼰是在去边境
的第⼀年听说拉蒙特的王⼦丧妻这⼀消息的，但当时对细节
并不以为意。“是个⼉⼦？”

安东凄惨地微微⼀笑。“⼥⼉。”

好吧，黛芙妮，你赢了。“安东，我需要了解⼀些事情：黛
芙妮是什么时候返回酒馆去找瑟瑞斯的？是在诺雷斯死后⽴
刻，还是等了⼀会⼉？”

“等了⼀会⼉。她直到那天下午才得空脱身。”他踌躇了⼀
下。“我认为这并不重要，罗兰。据她所说，对⽅早就⾛



了。可能是在事情发⽣后不久就离开了那⾥。”

罗兰强迫⾃⼰含糊地点了下头，竭⼒保持冷静，保持表情不
露⻢脚。

安东谨慎地伸出⼀只⼿，放在他的肩膀上。“对于你遇到这
样的结果，我感到……遗憾。黛芙妮爱你⾄深。我希望我们能
成为朋友。”罗兰认为这是安东所能给出的最接近“你喜欢男
⼈这件事我接受了，祝下次好运”的表达了。

“安东，我已决定随我叔叔温斯洛普的队伍出⾏。他已经出
发前去集结卡⻢什的驻军了，我想我最好在那⾥跟他会合。
我打算即刻起身，希望你能代我向黛芙妮致以最诚挚的爱，
我也真诚地祝愿我们在不久后重聚。”

安东注视着他。罗兰不说话，等他⾃⼰得出最合理的结论。
“为了⽶斯塔拉的利益，你不认为你们姐弟俩同⾏才是明智
之举吗？”

罗兰不喜欢撒谎，于是他只是等待。

安东耸了耸肩。“她决定和我的队伍⼀起出发，然⽽其中⻛
险很⼤。如果我们能挺过这⼀关，就能为她赢得荣耀和爱
戴。但假如我们死了……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认为你们不应该结
伴⽽⾏。可是……你真的认为应该由我来告诉她这些吗？”

罗兰等待着。

安东张开嘴，然后闭上了，摇起了头。“你⽐我更了解你姐
姐。⽽且你也了解边境的情况。你觉得怎么做最好就去做
吧，罗兰。换作黛芙妮和我也会这样选。”他的眼⻆堆起笑



纹。“希望我们有朝⼀⽇可以在你们的……嗯……本地娱乐场所
中，与那些有趣的⼈再玩⼀次牌。”

 

第四章：项圈

瑟瑞斯第⼀次醒来时，他以为⾃⼰回到了地下室。不知怎
地，他在⽩天的经历都化作了⼀场梦，或者⼀个谎⾔，⽽他
⼜回到了童年时那间地下室。铁器那令⼈憎恶的触感冷冰冰
地抵在他的喉咙处，他⾃身的法⼒似乎正通过这东⻄被抽
离，从他体表的每⼀⼨退去。指尖麻⽊，什么也感觉不到——
那种麻⽊⾮常⼈可以理解，因为那是⼀种对魔法的麻⽊。

这⽆能为⼒的感觉熟悉得可怕。我的身上发⽣了什么？

“他醒了。给他点⽔喝。”

⽔洒在瑟瑞斯的嘴唇上，他哆嗦着咽了下去。

“我们是不是该绑住他？要不就在他头上套个袋⼦？”

“我认为不必，有项圈他就没有危险性。⾄少让他先醒过
来。”

瑟瑞斯知道⾃⼰处境不妙了，但他⽆法集中注意⼒。他的意
识沉了下去。

第⼆次醒来时，瑟瑞斯的头脑清晰了许多。他辨别出了⻢⻋



的颠簸和嘎吱声；他想起了罗兰、黛芙妮、坎狄丝，还有那
个恶魔；想起了他跟随⽼⿏在镜中迷宫⾥循迹⽽去，然后……

⼀⽚空⽩的记忆，令⼈抓狂。

瑟瑞斯竭⼒回想⾃⼰是怎么被抓的、被谁抓的，但想不起
来。他强迫⾃⼰⼀动不动，不睁开眼睛。眼镜！我的眼镜在
哪⼉？

他准是抽搐了⼀下，被恐慌战胜了理智，因为有⼀个声⾳在
说：“看来，你是醒着的。不出我所料。坐起来，吃点东
⻄。你死了对我们没有好处。”

瑟瑞斯睁开双眼。⼀个他不认识的⼈坐在他的窄床边，光线
透过移动中的⻢⻋照射进来。瑟瑞斯⼼想这⼈可能是⼀名魔
法师。他试图探查对⽅的灵场，结果……什么都没有。这感觉
就像正要迈⼀步，却发现⾃⼰的双腿没了。

那个男⼈冲他微微⼀笑，很是瘆⼈。“这么快就对我起杀⼼
了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瑟瑞斯发出沙哑的声⾳问。

“你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吃吧。”

瑟瑞斯看着对⽅给他准备的⾯包和奶酪。他的身体需要营
养，但这些⻝物可能被施了法。他只拿了那杯⽔——没有⽔他
活不了多久，⽽且⽔没那么容易在不留明显线索的情况下被
施咒或下毒。

看守他的⼈翻了个⽩眼。“随你便吧。”



瑟瑞斯突然明⽩过来⾃⼰为什么会如此疲惫。⻢斯登的束缚
咒……有⼈抢在我醒来之前找到了我的身体，给我安上了法师
项圈。这不是我正常的恢复速度。

恐慌感再次席卷⽽来。⻢斯登。他来酒馆和黛芙妮谈话的时
候⼀定看到了我，他⼀定是在我返回之前得了我的身体。可
是，既然如此的话……为什么我不是在⼤学⾥？

还有⼀个问题：他们拿到我的眼镜了吗？

可能，也可能没有。⽆论哪种情况，眼镜都不在我身上，这
才是关键所在。

仿佛这还不够，瑟瑞斯那不听使唤的脑⼦腾地冒出了罗兰的
脸——当恶魔打开⻔时，那张脸上写满了惊讶。他当时在想……
什么？想着我是不是打算把他放到界⽯上献祭？

然后瑟瑞斯利⽤罗兰的信任将他挟为⼈质，将⼀个通常⽆法
被⽤在普通⼈身上的咒语强加给他。那体验⼀定很可怕。⻢
斯登早就想抓到⼀名死灵法师了，他下⼿可不会轻。

罗兰肯定能挺过来的。

他可能挺不过，瑟瑞斯的脑海中有个声⾳低语道。

⻢斯登会及时收⼿的。

你把罗兰的性命寄托在⻢斯登的判断⼒上？

我活下来了，所以罗兰也活下来了！



你是个魔法师！罗兰不是！

瑟瑞斯感到法⼒在体内收缩，被压成某种坚硬的东⻄，冻结
在他的内⼼深处。瑟瑞斯觉得⾃⼰的⼼好像也随之蜷缩起来
——变得沉重⽽冰冷，⽆⼒地跳动着。我做了⼀件不可饶恕的
事。

难怪我现在孤零零的，⽽且那些⼈很可能会杀了我。

瑟瑞斯做了他从⼩就教会⾃⼰做的事——他沉下去了。沉下
去，沉下去，沉⼊他仅余那点法⼒的核⼼。他没法把这点法
⼒推出去，没法让它在凡间发挥作⽤。但他可以向内转。他
是⼀个死灵法师，即使没有召唤阵，他也能找到冥河。

跟着⻤魂⾛。⻤魂⽆处不在——⻢⻋⻋轮下的⾍⼦、附近树林
⾥的⼩动物、路边农场⾥的牲畜。瑟瑞斯看不到它们的故
事，甚⾄看不出它们⽣前究竟是什么模样，但当他的灵体从
凡间沉下去时，他可以跟随它们来到冥河边。

忽然间，那⽚树林进⼊视野——位于精灵国度与死亡之⻔的交
界地带，在幽冥界浑浊的⻩昏中，树枝⿊暗⽽扭曲。冥河在
粗壮的树根间蜿蜒，河岸在有些地⽅很窄，在另⼀些地⽅则
很宽。瑟瑞斯感觉平静了许多。他的灵体呈现出它所习惯的
形状——他⾃⼰的身体，穿着⼯作时的简朴⾐服。

他坐在⼀截跟他的腰⼀样粗的树根上，脚伸进冥河那絮絮低
语、⼲燥如沙的⽔中。他注视着树林，⾥⾯时不时会有⻤魂
游荡着出来，然后进⼊⽔中化为银⾊的⼀缕——那轮廓隐约有
点像⻥。有⼏个⻤魂还想和他说话，但瑟瑞斯摇起了头。现



在不⾏。现在他只想待在这⾥；也许是永远；也许直到他感
觉到联系⾁体的那条纽带断裂，然后他将跌⼊⽔流中，成为
另⼀缕银⾊。

瑟瑞斯知道，绝⼤部分死灵法师都这样徘徊过。在抗拒冥河
的召唤⽅⾯，他们已是炉⽕纯⻘，以⾄于他们有时会游荡进
⼊树林，渐⾏渐远，远离他们的⼈类本源，加⼊到萦绕在这
⾥的⽆名⽣物中，寻找着重返⼈间的路径。但瑟瑞斯还年
轻，他还没有忘记如何死亡，⽽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对来世
产⽣渴望。瑟瑞斯想看看⻔的另⼀边有什么。没有活物能通
过那扇⻔，就连死灵法师也不能，也没有⻤魂能从那⾥返
回。

他说不出⾃⼰像这样双脚泡在⽔⾥、在这安静的树林⾥坐了
多久，直到有⼈把他拽回了他的身体⾥。

* * *

“对于那个巫师，瑟瑞斯，我和你的观感⼀样。我是巴不得
把他碎⼫万段了给卡卡罗思送回去。我认为黛芙妮不给他安
项圈就放他进⻔是疯了。此⼈不可信。但是……他是⼀件武
器，罗兰。让⼀个死灵法师出现在战场？你能想象得出来
吗？”

与温斯洛普叔叔的这番谈话感觉就好像是上辈⼦发⽣的。罗
兰必须提醒⾃⼰：那是⼀周前才发⽣的事。尽管如此，当他
在前往卡⻢什的路上策⻢⻜奔时，这些细节犹如冰⽔⼀样，
冷冽⼜清晰地呈现了出来。



“给他安上项圈，给他拴上链⼦，把他带到边境去。如果他
不合作，就砍掉他的⼿指，直到他配合为⽌。”

⼀开始，罗兰还不敢确定——他是凭直觉采取的⾏动。然⽽，
当他骑着他的战⻢奔驰在尘⼟⻜扬的⼤道上、穿过国境内那
饱受⼲旱蹂躏的⽥野时，原本的怀疑越来越坐实了。他记起
当时黛芙妮刚宣布将他们余下的全部兵⼒投⼊⼭隘、阻击哈
斯塔费尔⼤军的决定时，温斯洛普冲他略微点了⼀下头。

“黛芙妮承诺让他安全来去。”

“那也不妨碍你做事。我们可不⽋卡卡罗思或者他的喽啰任
何东⻄。”

“我不会违抗我的⼥王！”

“好吧，那就等他出了王宫再抓！他看起来很年轻，⽽且⾃
信过头。你假装想听听他的⻅解，把他引到⼀个没⼈的地
⽅，然后把他抓起来。”

回忆起这句话，要不是罗兰正在⽓头上，他准会笑出来。你
还真说得出⼝，叔叔？

“这不是⼩孩⼦的游戏，罗兰。要是赢不了，我们将必死⽆
疑。我们不能太把规则当回事，我们承担不起。”

你就要看到我有多把这个⼈当回事了。

罗兰的坐骑卡托的⾏进速度要⽐⼤部队纵列前⾏快得多。然
⽽，⼤部队⽐他早出发两天，⽽此时下午已过，天⾊渐渐暗



了下来。新⽉在⼏夜前刚刚升起，这样的夜晚极不利于出
⾏。熊熊怒⽕之下，恐惧也在噬咬着罗兰，但被他强⾏压
下。恐惧是徒劳的，愤怒更有价值。他就这样继续骑着⻢，
⼀直骑到夜⾊深沉，路途不再安全。罗兰诅咒⼲旱和战争，
因为战争导致道路维护不善。他不敢冒进，怕卡托的腿陷进
⻢⻋的⻋辙⾥，然后断掉。于是，他终究还是停了下来，找
了⽚新割过的⼲草地，把被卷往地上⼀扔。

罗兰知道这么做很冒险。乱世之际，⼟匪和逃兵在乡野游
荡。⽶斯塔拉拼上全⼒将⼊侵者阻挡在⼤⻔之外，却腾不出
更多的资源来处理本⼟滋⽣的麻烦。话虽如此，眼下他离柴
瑞思只有不到⼀天的路程，⽽那⾥的⼈们对王宫卫队依然敬
畏有加。他权衡了⼀番，认为⽬标值得冒险。如果要营救瑟
瑞斯，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，随机应变。

罗兰停下动作，从⼝袋⾥摸出瑟瑞斯的眼镜，然后才躺下。
他仔细研究这副眼镜，在微弱的光线中，脸⼏乎贴了上去。
“我是对的，”他轻轻嘀咕道，“你不会把它扔下就⾛。你也
确实没有。”

假如你并不像⾃⼰认为的那样了解他呢？内⼼的怀疑悄悄说
道。瑟瑞斯说不定在卡卡罗思的塔⾥，躺在床上睡得正⾹
呢，哈斯塔费尔的剑和⾥⾯携带的不管什么⼒量也在他那
⾥。说不定宫⾥的每⼀⾯镜⼦现在都成了他⽤来监视的窗
⼝，⽽他正隔空像操纵牵线⽊偶⼀样操纵着你，这都是你⾃
找的，谁知道他往你脑⼦⾥下了什么迷魂药。还有你对他的
感情，你真的能相信吗？

罗兰没有答案。他强迫⾃⼰闭上眼睛。他觉得⾃⼰应该把眼
镜放进⼤⾐⼝袋⾥，然⽽最终，他单⼿握着那副精致脆弱的



镜框，把它攥在胸前，就这样睡着了。
 
 
 
 

第五章：任⼈摆布

“我的⻔⽣们告诉我，你在逃避凡间，不断地灵魂出窍。你
必须停⽌这⼀⾏为。”

甚⾄还没睁开眼睛，瑟瑞斯就认出了⻢斯登那恼羞成怒的低
吼。

“召唤阵能把⼈送到那⾥去，可没法把⼈弄回来，这你是知
道的，对吗？”

瑟瑞斯⽤两⽚⼲燥的嘴唇说：“对此你⼜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有些在幽冥界游荡的东⻄很乐意借你的⾁身⼀⽤，
我也知道⾃⼰不会想要和它们打交道。看着我，瑟瑞斯。”

瑟瑞斯没兴趣看他，也没兴趣继续这场对话。他试图抵达彼
岸再次下沉，但⻢斯登猛地往他的左⼿腕上扣了个东⻄，突
如其来的冲击令他“嘶”地⼀叫，⼀下⼦坐直起来——⼀个铁⼿
铐。⼿铐的另⼀头连着⼩床的床框——⼜多了⼀个困住他的⼿
段。

瑟瑞斯狠狠瞪着⻢斯登。对⽅穿着⽪制的骑⻢服，坐在床边
的⼀张⼩桌前。⻢⻋似乎已经停了下来，准备过夜。桌上有



⼀⽀点燃的蜡烛，旁边放着⼀张厚厚的旧纸。“你终于注意
到我了吗？”

瑟瑞斯⼀⾔不发。他痛苦地意识到在此时的处境下，⾃⼰是
相对弱势的⼀⽅——年纪尚轻、体格偏⼩，⽽且没有任何防身
之法。他依然穿着从“醉汉帮”借来的⾐服。抓他的⼈拿⾛了
他的⻢甲和靴⼦。瑟瑞斯强烈希望⾃⼰没尿在裤⼦⾥——闻起
来好像没有。他没吃任何东⻄，也没喝多少⽔。他感觉整个
身⼦是空的。

⻢斯登那对浓眉下的双眼注视着他。在这⼩房间⾥，他坐得
算是很近了，瑟瑞斯即使不戴眼镜也能看清他脸上的细节。
他那贵族式样的头发和胡须夹杂着花⽩的须发，在烛光下闪
着光。瑟瑞斯怀疑⻢斯登⽤魔法把他的外表烘托得令⼈敬
畏。这⼈毕竟是个幻术师，早在“⼤崩裂”之前，他就精通此
道了。瑟瑞斯冒出⼀个⼩⼩的冲动，想剥下他的幻术，看看
那下⾯是个怎样枯瘦⼲瘪的糟⽼头⼦。

“你为什么要来柴瑞思？”⻢斯登嘀咕道，语⽓听起来似乎并
不指望瑟瑞斯回答。

“我收到了邀请。”瑟瑞斯说出⼝的声⾳⽐⾃⼰希望的要⼩。

⻢斯登抿紧嘴唇，⼿指在桌⾯上敲了⼀下。“卡卡罗思并不
知道你来了，是吗？”

瑟瑞斯强迫⾃⼰不露声⾊。

“他死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

⽚刻的寂静。⻅瑟瑞斯显然不会透露更多，俘虏他的⼈叹了
⼝⽓。“你有⼀个选择，瑟瑞斯。”⻢斯登把那张纸往他⾯前
⼀推。瑟瑞斯看出这是⼀张⽺⽪纸——很可能是下过咒的，就
算没有，⽆法感知魔法的瑟瑞斯也分辨不出来了。纸上写满
了符⽂，他不得不眯起眼睛来阅读，尽管他已对这些⽂字的
含义猜了个⼋九不离⼗。这是⼀份契约。

“签了它，”⻢斯登继续说，“我们会给你做⼀个合适的项
圈，⽐你现在戴的那个轻⼀些。你可以重新使⽤魔法，不
过，你从此要对我负责。”

瑟瑞斯咬紧下巴。像恶魔⼀样被他⼈的意志所束缚，⼀个被
锁链拴住的魔物。

“你的另⼀个选择呢，”⻢斯登继续说，“就是保持现在这个
样⼦。待我们到达战场附近时，你会吸收死亡的法⼒。这是
你⽆法控制的本能。在同哈斯塔费尔制造的那些东⻄作战期
间，我们会把你当成⼀件法器来使⽤。我们会把你能得到的
所有⼒量都夺⾛，⽽这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。如果那些魔法
由你⾃⼰施展，⾃然效果更好，但我不能冒险让⼀个死灵法
师不安项圈⾏事。你可以活下来，前提是你必须在那张纸上
签下你的真名。”瑟瑞斯看向⽺⽪纸，发现摆在旁边的⼯具
不是书写笔，⽽是⼀根⻣针。对⽅想要他⽤⾎来签名。

我⾃⼰亲⼿⽤我的⾎写下我的本名。⻢斯登可以⽤它做出⼀
个相当厉害的项圈。

瑟瑞斯想笑。他想吐，想回到冥河边。但他忍住了，反⽽⽤
尽可能不带感情的语⽓说：“王⼦活下来了吗？”



⻢斯登脑袋⼀歪，思忖了⼀会⼉，说：“我明⽩了。你要知
道，你是否最终能够保住⼩命，就取决于这件事。没错，他
活下来了。虽然在我离开时他仍处在昏迷中，⽽且可能要卧
床⼏天。”他⼜踌躇了⼀下。“如果你签字并照我说的办，待
⼀切结束后，我们会留你⼀条命。⾄少，我会出⾯给你说
情。你可以留在⼤学⾥，为我们所⽤；你也可以使⽤抑制
器，换⼀个正当的营⽣。”

瑟瑞斯低头看着⾃⼰的双⼿——它们因为失去法⼒⽽了⽆⽣
⽓。他看向⻢斯登，露出⼀个扭曲的微笑。“你以为我会签
下那份契约？这种可能性存在吗？”

⻢斯登耸了耸肩。“不试试怎么知道。”然后他像蛇⼀样迅速
伸出⼿，把什么东⻄塞进瑟瑞斯嘴⾥，那玩意⼉有铁的味
道。瑟瑞斯在⼩床上翻来滚去，他使劲⼲呕，想吐出来；然
⽽⻢斯登俯身越过⼩桌，⼀只⼿紧紧捂住瑟瑞斯的嘴，另⼀
只按在他的脑后，迫使他合上⽛关。

瑟瑞斯感觉身体被⼀股不属于⾃⼰的法⼒渗⼊，它渗进了他
的⾎液、他的⼤脑。不！

⻢斯登把⼩桌推开，过来将瑟瑞斯死死摁在⼩床上，任凭他
窒息和挣扎也不松⼿。瑟瑞斯的意识渐渐远去，他⼼想，换
作罗兰的话，他是绝不会这般屈辱地任⼈摆布的。

* * *



罗兰在⿊暗中。他感觉到⾃⼰睁着眼睛，但什么也看不⻅。
⼿指和脚趾下是冰冷的⽯⾯，脖⼦上是冰冷的铁。他动了
动，⼀条铁链发出“哐当”⼀声，那条链⼦⼀端连着墙上……另
⼀端连在他的项圈上。

像狗⼀样被拴着。

链环被他握在指间，感觉好⼤好沉。他可以向前⾛三步，两
边各⾛三步。夜壶在左边，盛⻝物和⽔的盘⼦在右边，他对
此⼀清⼆楚。他好久以前就对此⼀清⼆楚了。

脖⼦上的项圈让他感觉很痛。这是⼀种罗兰⽆法⽤语⾔形容
的痛——⼀种由内脏发散的痛。就好像他吞下了⼀个很冷的东
⻄，那东⻄本该在他的胃⾥溶解，但却没有。那东⻄坠在他
的体内深处，像⼀块冰冷的花岗岩，冻结了他的喉咙和内
脏。

刚开始的时候他呕吐不⽌。他想起来了。但呕吐的症状早在
很久以前就停⽌了，现在的他已经学会了忍受。

⼀道光出现在屋⼦的另⼀头，⾃上⽽下照来，同时响起了靴
⼦踏在⽊台阶上的沉重脚步声。这道光照得他瞬间失明。罗
兰蹲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他记起了被打的事，记起了项圈被
焊死时，那钳⼦灼伤了他，⽽铁匠却毫不在意。

“他在那⼉。”⼀个可恨⼜熟悉的声⾳说。

男⼈们站在被⽕光点亮的地⽅俯视着他。罗兰不得不眯起眼
才能看⻅他们，他的眼睛不习惯光线。“⼩⼼点，”那个可恨
的声⾳嘀咕道，“他咬⼈。”



“他的名字，”另⼀个⼈说，这是⼀个新的声⾳，“他必须亲
⼿写下⾃⼰的名字。”

当那个男⼈蹲在他⾯前时，罗兰有种失真的距离感——这⼈好
⾼啊。不对，是我太⼩了。罗兰的⼿，那双在⽕把的光线下
显得很脏的⼿，是⼀双孩⼦的⼿。男⼈向他递来⼀⽀奇怪的
笔，看起来像是⽤⻣头做的，接着男⼈伸出宽⽽平的⼿掌，
上⾯布满了银⾊的粉末。“写在这⾥。”他轻声说。从记事时
起，从没有⼈⽤这般温和的语⽓对罗兰说话。

他盯着那⼈，在梦中认出了对⽅。他对那⼈既害怕，却也深
深为之着迷。

终于，他伸出了稚嫩的⼿。他在那⼈的⼿掌上写：瑟·哈瑞
斯。

拿着⽕把的⼈发出了⼀声厌恶的咕哝。“他⼀直这样写名
字，这个装疯卖傻的⼩⼦。”男⼈调⻔⼀沉，低吼道：“写你
的全名，你这个⼩混蛋——”

“别说话。”新来的⼈说。他的嗓⻔不⽐喃喃⾃语⾼多少，但
另⼀个⼈的话⾳就像被⼑切了⼀样，戛然⽽⽌。

⼀对明亮的灰⾊眼睛与罗兰对视，伸出的⼿掌没有收回。
“你的全名，孩⼦，”那⼈说，“我已经⽤两次死亡和⼀次⽣
命买下了它。”

当罗兰把⼿——不，是那个孩⼦把⼿伸出去时，罗兰的梦境开
始破碎。就在那孩⼦再⼀次⽤笔在新主⼈⼿掌上的银粉中写
下：瑟……



罗兰醒了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